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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

邹 容

《革命军》 序

蜀邹容为 《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

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

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

堕吾实事。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

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

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

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

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

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

之 “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

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复

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

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

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

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藉,不欲以跳踉搏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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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嚣昧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

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 异时义师再举,其必

堕于众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为是书,一以叫咷恣言,发其惭

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只悔,以是为义师先声,

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 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

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

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

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

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 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

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革命军》 自序

不文以生,居于蜀十有七年;以辛丑出扬子江,旅上海;以壬

寅游海外,留经年。录达人名家言印于脑中者,及思想间所不平等

者,列为编次,以报我同胞。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

出版自由者欤。虽然,中国人奴隶也。奴隶无自由,无思想。然不

文不嫌此区区微意,自以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

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为光

明正大者,吾不计。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

灵,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吾但信郑成功、张煌言,诸先

生于地下有灵,必笑曰:后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

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

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某日革命军中马

前卒邹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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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

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

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

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

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 革命也。皇皇哉!

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

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

呼! 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

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

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

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 革命

哉! 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

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 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

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

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

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

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

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

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

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于胸中,

角触于脑中,而辨别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

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识,

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犹指此事物而言之也,试放眼纵观,上下古

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谛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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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掏摝,过昨日,历今日,皆革命之现象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

是平常者也,虽然,亦有非常者在焉。

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

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

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

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

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风潮所播及,亦相与附流合汇,以同归于大

洋。大怪物哉! 革命也。大宝物哉! 革命也。吾今日闻之,犹口流

涎而心痒痒。吾是以于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百

余万方里之地图,问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

美者。呜呼! 何不一遇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

思之,吾因之而有感矣,吾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

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

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

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

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途,黠盗奸雄,觊觎神器者,史

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

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 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

呜呼! 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之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

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

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 《民约论》、孟得斯鸠 《万法精理》、弥

勒约翰 《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

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

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

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 苟其欲之,则吾请

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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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我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嗟乎

嗟乎! 革命革命! 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此其时也! 此其时也! 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勖

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苟不欲之,则请待数十年百年后,必有倡平

权释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 吾先叫绝曰:

不平哉! 不平哉! 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满洲人

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

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 我同胞无主性。哀哉! 我同胞无

国性。哀哉! 我同胞无种性,无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热心家常号于众曰:中国不急急改革,则将蹈印

度后尘,波兰后尘,埃及后尘。于是印度、波兰之活剧,将再演于

神州等词,腾跃纸上。邹容曰:是何言欤? 是何言欤? 何厚颜盲目

而为是言欤? 何忽染疯病而为是言欤? 不知吾已为波兰、印度于满

洲人之胯下三百年来也,而犹曰将为也。何故? 请与我同胞一解之。

将谓吾已为波兰、印度于满人,满人又为波兰、印度于英、法、俄、

美等国乎? 苟如是也,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而不愿为此间接

亡国之民。何也? 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实其文明程度高于

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

奴隶。呜呼! 明崇祯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

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

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

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

满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使满人而聪明

也,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

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要皆为吾教化所陶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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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

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

然也。今试游于华盛顿、巴黎、伦敦之市,执途人而问之曰:汝国

中执政者,为同胞欤? 抑异种欤? 必答曰:同胞同胞,岂有异种执

吾国政权之理。又问之曰:汝国人有参预行政权否? 必答曰:国者

积人而成者也,吾亦国人之分子,故国事为己事,吾应得参预焉。

乃转诘我同胞,何一一与之大相反对也耶? 谨就满人待我同胞之政

策,为同胞述之。

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于

朝野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

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衙门,则

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

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

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

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

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

每季 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

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隐衷也。是六部满缺司员,几

视汉缺司员而三倍 (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

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也。若理藩院衙门,

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 (理

藩之事,惟满人能为之,咄咄怪事)。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

銮仪卫诸衙门缺额,未暇细数,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

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故常

有满汉人同官同年同署,汉人则积滞数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

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纵曰满洲王气所钟,如汉之沛,

明之濠,然未有绵延数百年,定为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

之人才至于斯极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来,其手奏中兴之绩

者,非出自汉人之手,则各省督抚府道之实缺,其不为满人攫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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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希矣。又使非军兴以来,杂以保举军功捐纳,以争各部满司员之

权利,则汉人几绝于仕途矣。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

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乎超

海,不过设法虚糜之,以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

官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

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

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满人则无论出

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兼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呜呼! 我

汉人最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哉? 虽然,同种待异种,是亦天演之

公例也。

然此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至乃于各行省中,择其人物之骈罗,

土产之丰阜,山川之险要者,命将军都统治之,而汉人不得居其职。

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另为内城以处之,若江宁、若成都、若西

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镇江等处,虽历年二百有奇,而满自满汉

自汉,不相错杂,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且试绎驻防

二字之义,犹有大可惊骇者。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而羁束之如

盗贼乎? 不然,何为而防? 又何为而驻也? 又何为驻而防之也?

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

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弑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

洲,位不过封侯而止。又试读其历朝圣训,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

臣,奖借逾恒,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汉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

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向迩。其余抑扬高下,

播弄我汉人之处,尤难枚举。

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宗室人员,红带子,黄带子,

贝子贝勒者乎? 甫经成人,即有自然之禄俸,不必别营生计,以赡

其身家,不必读书向道,以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大

人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尚书侍郎殆若天职。反汉人而观之,

夫亦可思矣。

中国人群向分为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读书人。

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即无人不为士子,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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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曰读书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读书人。

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何也? 民之愚不学而已,

士之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而满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

之,多方羁之,多方贼之,待其垂老气尽,阉然躯壳,而后鞭策指

挥焉。困之者何? 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折,俾之穷年矻矻,不暇为经

世之学。辱之者何? 辱之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殿试时无坐

位,待人如牛马),俾之行同乞丐,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汩之者

何? 汩之以科名利禄,俾之患得患失,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羁之

者何? 羁之以痒序卧碑,俾之柔静愚鲁,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贼

之者何? 贼之以威权势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

雄。牵连之狱开创于顺治 (朱国治巡抚江苏以加钱粮株连诸生百余

人),文字之狱滥觞于乾隆 (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语惩株天下,群臣震

恐),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

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

若。《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学士

所视为拱璧连城之大类书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

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为此三书,以借此销磨

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 (康熙开千叟宴数次,命群臣饮酒赋诗,

均为笼络人起见)。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笔废书而叹曰:

(朔方健儿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壳中。)好手段! 好手段! 吾不禁五

体投地,顿首稽颡,恭维拜服,满洲人压制汉人,笼络汉人,驱策

汉人,抹煞汉人之好手段! 好手段!

中国士人,又有一种岸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于

众者,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曰名士。汉学者流,寻章摘句,

笺注训诂,为六经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日守其

《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

西庑上,一噉冷猪头。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

唱其姹紫嫣红之滥调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

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

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此四种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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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其种种之活剧,奔走不遑。而满洲人又恐其顿起异心也,乃特设

博学鸿词一科,以一网打尽焉。近世又有所谓通达时务者,拓腐败

报纸之一二语,袭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骥尾于经济特科中,以

进为满洲人之奴隶,欲求不得。又有所谓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

族主义,言破坏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 悲

夫! 悲夫! 吾揭吾同胞腐败之现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

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呜呼! 呜呼! 刀加吾颈,枪指吾胸,

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尽吾国士人之丑态者曰,复试而几案不具,待国士

如囚徒;赐宴而尘饭涂羹,视文人如犬马。簪花之袍,仅存腰幅;

棘围之膳,卵作鸭烹;一入官场,即成儿戏。是其于士也,名为恩

荣,而实羞辱,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髫龄入学,皓首穷经,夸

命运祖宗风水之灵,侥房师主司知音之幸,百折不磨,而得一第,

其时大都在强仕之年矣,而自顾余生吃着犹不沾天位天禄毫末忽厘

之施,于此而不鱼肉乡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词讼,或顾

廉耻而不打抽丰,其何能赡养室家,撑持门户哉? 痛哉斯言! 善哉

斯言! 为中国世人之透物镜,为中国士人之活动大写真 (即影戏)。

然吾以为处今之日,处今之时,此等丑态,当绝于天壤也。既又闻

人群之言曰,某某入学,某某中举,某某报捐,发财做官之一片喊

声,犹是嚣嚣然于社会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滥野鸡;如是如是,

北京之滑兔子;如是如是,中国之腐败士人。嗟夫! 吾非好为此尖

酸刻薄之言,以骂尽我同胞,实吾国士人,屠毒社会之罪,有不能

为之恕。春秋责备贤者,我同胞盍醒诸!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垄

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 若辈受田

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满州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

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

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

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犹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

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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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嘻! 一国之农,为奴隶于满人下,而不敢

动,是非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 呜呼! 呜呼! 刀加吾颈,枪指吾

胸,吾敢曰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

不见乎古巴诱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华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

谓工者乎? 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

交逼,葬身无地,以堂堂中国之民,竟欲比葺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

谁实为之至此极哉? 然吾闻之,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倡言自由之

说,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有合全国工人立一大会,定法律,以保

护工商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今一一转询中国,

有之乎? 曰无有也。又不见乎杀一教士,而割地偿款,骂一外人,

而劳上论动问,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

而满洲政府,殆若盲于目聋于耳者焉。夫头同是园,足同是方,而

一则尊贵如此,一则卑贱如此。呜呼! 呜呼! 刀加吾颈,枪指吾胸,

吾敢曰满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闻之,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

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

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

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

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

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

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吾见夫吾同胞之不与之计较也自

若。呜呼! 呜呼! 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敲吾肤吸

吾髓!

以言夫中国之兵,则又有不忍言者也。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

九钱七之扣折,与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驱而使之战,

不聚歼其兵,而馈饷于敌,夫将焉往? 及其死伤也,则委之而去,

视为罪所应尔,旌恤之典,尽属虚文,妻子哀望,莫之或问。即或

幸而不死,即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

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主严酷。以此残酷之事,

从未闻有施之于八旗驻防者。嗟夫! 嗟夫! 吾民何辜,受此惨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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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欲杀之,终也欲杀之,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杀不尽,不尽

不快,不快不止。呜呼! 呜呼! 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

人之残杀我汉人。

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必登新闻数次,甚至数十次不止;

司法官审问案件,即得有实凭实据,非犯罪人亲供,不能定罪 (于

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何也? 重生命也。吾见夫吾同胞每年中,死

于满人借刀杀人,滥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几。满人之用苛刑于中

国,言之可丑可痛,天下怨积,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

火,租界必思会审,如御虎狼。乃或援引故事虚文,而顿忘眼前实

事。不知今无灭族,何以移亲及疏? 今无肉刑,何以毙人杖下? 今

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 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 至若监牢之刻,

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

不及。而满人方行其农忙停讼,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呜呼!

呜呼! 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人之屠戮我! 若夫官吏之贪

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悲夫!

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

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

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

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 于颐和园何如? 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

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

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

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 盍

思之。

“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论之言哉? 中

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

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

发五中者也。咄咄怪事! 我同胞看者! 我同胞听者!

吾读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

何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岂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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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 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

二耳,想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满人铁骑所至,屠杀

虏掠,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

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动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

告也。

《扬州十日记》有云: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

遍论百姓,毋得惊惧。又论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

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载籍,不过八日,共八十

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

吾又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满人入关之时,被满人屠杀者,是非

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 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 被满

人奸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 (《扬州十日

记》云:卒常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

中国无耻至此。读此言可知当日奸淫至极。)记曰:父兄之仇,不共

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义。故子不能为父兄报仇,以托诸其子,

子以托诸孙,孙又以托诸玄、耒、礽。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

之仇也。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

孝弟之果何在也! 高曾祖若有灵,必当不瞑目于九原。

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也。曲阜孔子庙,又人人

知为礼乐之邦,教化之地,拜拟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也。乃满

人割胶州于德,而听德人侮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遗

教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教

化,而等伦于野蛮。是谁之罪欤? 夫耶稣教新旧相争,犹不惜流血

数百万人,我中国人何如?

一般服从之奴隶,有上尊号,崇谥法,尊谥为圣祖仁皇帝,高

宗纯皇帝者。故在黑暗之时代,皆号为令主贤君,及观 《南巡录》

所记,实则淫掳无赖,鸟兽洪水,泛滥中国 (乾隆欲食黄角蜂,由

张家口递至扬州,三日而至,于此可见其奢)。嗟夫! 竭数省之民

力,以供觉罗玄晔、觉罗弘历二民贼之所欲,方之隋炀、明武为比

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几何。吾曾读 《隋炀艳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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